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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：现在

夜就是这样静悄悄地降临了，静悄悄地迈着它

的步伐，一步一步地走进更黑的黑暗中，直到伸手

不见五指的境界，这是人间的死亡地带，是不毛之

地。没有人能阻止这可怕的黑夜的来临，正如没有

人能阻止可怕的死亡一样。城市里的灯光可以掩饰

这令人生畏的黑夜，但不过就像用药物延缓死亡一

样，本质是抹煞不了的。更何况灯光不像那照耀整

个世界的太阳，总会留下死角，在那里有着真正的

黑暗，和丛林、原野、深山中的黑暗一样，在没有

月光的时候，就只是漆黑一片，也许有星星点点的

星光无力地挣扎在这黑暗中，像是随时就要消失的

微弱的、苍老的生命。

但人类的活力是无限的，就是在这种地方也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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烧着生命的能量，闪耀着火花，不过大部分是人类

罪恶的力量，所以它的光耀是绿色的，像坟墓中游

动的鬼火一样。只有这邪恶的力量才会在这里雄劲

地昂着头，显示出它顽强的本能，逐渐地它会嚣张

起来，试图摧毁一切生命。它期盼着：当第二天太

阳升起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柔媚的鲜

花、神奇的绿树和发着音乐一般声音的小溪，只有

它在狰狞地、蔑视地看着周围的没有生气的光明。

虽然这是它的抱负和企图，但它的力量确实是无处

不在的。就是在今夜，在这个美丽城市的一个角

落，它正在行使着自己的统治权力。

这是一条小小的胡同，白天人们是不会注意它

的，也没有人想经过那里，没有谁想走过那残破的

柏油路，看着两边那了无生气的破旧房屋。在夜里

这里是没有路灯的，像天空中的黑洞，吸食着偶尔

从胡同口经过的汽车的灯光，有时会不知从哪里吹

来一阵风，卷起肮脏的尘土，呛得人不得不屏止呼

吸。这风是阴冷，即使是在夏天也会让人打起寒

颤，逼出发自心底的恐惧。人们远远地避开它，像

避开潜伏在瘴气中的瘟疫。

可现在这里却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，和黑夜的

颜色一样，于是就被吞没进了黑夜的怀抱，宛如白

色的毒药融化在水里一样。如果你不走近的话，是

不会发现的。

胡同两边的房子是些乱七八糟的仓库，没有人



第 3 页

愿意住在这里，连老鼠都因为没有吃的而搬进了闹

市。可是对车里的两个人来说，这里真是最好不过

的地方了。

他们的话题是严肃的，是关系到他们生命的话

题，不要以为邪恶和死亡是好兄弟，不，邪恶更需

要生命的帮助，它的生命力在很多时候和场合比正

义的力量更强大。

“我想抽支烟。”一个人说。他看来是另一个黑

影的下属。

“你还没戒？可以吧。不过，要开开窗户。”

他打开了窗户，一缕轻烟宛延地飘了出去，只

有他才能看见这缕烟舞蹈般曼妙的姿态。“像个妖

女。”他想。

“情况不太好。”不抽烟的人轻轻地咳了一下，

说。

“怎么啦？”抽烟的人漫不经心地问。他又吸了

一口烟，深深的一口，然后把头探到窗外将烟雾喷

吐了出去。他这是装出来的，他知道这个人是不喜

欢慌乱的，最看不起沉不住气的人，所以他一定要

做出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怎么啦？把你们惯坏了。到什么时候了，你

还用这种口气说话？你不想要命，我还想呢。其他

的人更想。”

抽烟的人立 起来。对方的声音像寒流一刻慌乱

样袭击了他 ，他感到一阵颤栗，的内心深处 是从心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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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来的那种颤栗。他急忙将烟掐灭：“对不起，我

真该死。您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要是需要我做

什么，我会赴汤蹈火的，您知道我这个人。”他说

得很快，想将气氛转变过来。

“是啊。你跟我的日子也不少了，我了解你。”

不抽烟的人口气缓和下来。抽烟的人松了一口气，

他是真的从心里畏惧这个人。他知道这人是冷酷无

情的，虽然表面上温文尔雅，不像自己老说粗话，

至少他认识他以来，就没有听到过他骂过人，但正

是这一点他才感到恐惧，一个伪君子确实要比十个

真小人难对付得多。

“发行的账目要出事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怎么会呢？”抽烟的人这次是真的吃惊

了。

“怎么不会呢？没有查不出的账，就看查不查。

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。”他的口气没有改变，但声

音里却透出了微微的焦躁。

“是的，我明白。谁要来查，不是上面给咱们

一个埋账的时间了吗？”他压制住慌乱说。

“‘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’。老头子调

走啦。”

“这怎么会呢？怎么能说走就走，咱们居然没

有听到一点风声。”

“是啊，老头子自己都不知道。说是上面临时

决定的。不巧的是，正赶上审计的时候了。咱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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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危险。”最后的两个字他说得尤其清晰有力。

“这⋯⋯”抽烟的人刚要说话，一个行人走了

过来。他走得很匆忙，大概是害怕这里会跳出来个

自己最不愿意见的人。他突然看见了汽车，不由得

松了一口气，甚至凑上前去，想看看里面有没有

人。

“这小子！”抽烟的人正一肚子火没处发泄呢！

他想跳出去给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。

但他的肩膀被一只手按住了。

“不要逞匹夫之勇。让他走。”不抽烟的人声音

比刚才还要小，但里面透出了威严。抽烟的人没有

敢动。

车外的人看了一会儿车，忽然想起自己正处于

危险地带，就赶紧走了，连头没敢回一下。

“你这脾气该改一改了。”不抽烟的人说。

“是。‘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’。我这脾气真管

不住。”

“别说没用的了。你去告诉那两个人，让他们

先给我顶住，也包括你。等我把上面的人摆平了再

说。”他说话的速度加快了。

“用得着吗？给审计的人塞点儿不就完了。”

“想得挺美。你这是一厢情愿。审计的人就那

么好摆平，再说有人把咱们告了。过去有老头子

在，告也白告，现在新来的这个家伙正想搞出点儿

名堂，咱们是撞到枪口上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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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谁告的。是那小子？”

“可能是他。但这回和上几次不一样，这小子

好像掌握了什么证据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我们的事不说是天衣无缝，也不

是那么个笨蛋能搞明白的。”

“谁知道。他后面也许有人？”

“好小子！你要让老子进大狱，我就先让你掉

脑袋。”他真的生气了。

“不要莽撞。他的事我们当然要和他算账的。

但现在是稳住咱们的人，千万不能乱了阵脚。”

“怎么办？你说了算。”

“告诉那几个人，给要来调查的人来个缓兵之

计，能拖就拖，拖不了自己先揽过去。”

“不如一把火把账给烧了。”

“现在失火太时髦了，反而会弄巧成拙。”

“懂了。我会告诉他们的。”

“说实话，这个世界上最不可信的东西就是人

了。人心难测。可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，只好在人

心上赌一下了。”

“你放心，谁要是⋯⋯我来教训他。”

“不是已经教训过了吗？你以为光是教训吓唬

就行吗？不，要用非常手段。”

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是那种含有金属声音一样

的沙哑，在说到非常手段的时候，是那么平和、轻

松，但却充满了杀气，让听的人不寒而栗：“你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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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⋯⋯，，

“对。人要是忘恩负义就一钱不值。”声音还是

那么平和，没有丝毫的愤怒和仇恨。

“好吧。我会安排的。”

“如果不可靠的话，不如相信自己。”

他的声音稍微大了一些，严厉了一些，足以使

对方心惊胆战。对方现在才知道自己对这个人的认

识还是不够，他确实不是等闲之辈，简直是个冷血

动物：“瞧，他说得多轻松！真要动手了。”他相信

这个人要下手的话，自己绝对不是对手。他不由得

出了一身冷汗：“今后真得注意些，不知哪天我就

一钱不值了。”但他嘴里却说：“恨小非君子，无毒

不丈夫。我听你的。”

“走吧。”他听到这么冷冷的一句，就急忙发动

了车。车轻轻地溜出了黑暗的胡同。

他的眼前一亮，大街上辉煌的灯火，让他感到

似乎是刚从地狱中逃生归来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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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：半年前

他是个脾气倔强的人，一向自视很高。他有着

良好的家庭出身，父亲是老共产党人，曾经担任过

相当高的职务，而且还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

部，这在那些建立了共和国的人里面为数并不太

多。可是，父亲在文革中去世了，没有看见“四人

帮”的倒台，他认为这是父亲的遗憾，他在文革初

期是一所名牌中学的高二学生，下了乡，当了一名

兵团战士。在兵团里，他能吃苦耐劳，也很有些政

治水平，因此，当文革结束，大学恢复考试时，他

已经当上了黑龙江兵团的一名营教导员，本来要是

他在兵团继续干下去，也许还会升上去的。但他从

小就喜欢学习，因此，就考了大学，以他的实力自

然被一所大学录取了，虽然是地方大学，但在那时

就很了不起了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又考取了硕士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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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，但他没有继续往上考。十几年的坎坷经历使他

成为了一个很现实的人。他认为在学问这条路上，

以他的年龄不会有很大的发展。于是，他便找了家

出版社做起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编辑。

这是家本来不太有名，但现在却成了知名的出

版社，是许多人崇拜和向往的地方。他干得也很

好，不能说是得心应手，但绝对不会比任何编辑

差。由于他工作出色，又是老党员，许多人认为他

应该担任一定的职务。但是，出版社的前任总经理

却对他不感兴趣。这个总经理除了会打一手臭不可

闻的麻将外，剩下的惟一本事就是压制像他这样的

干部子弟。这是个解放后被培养起来的干部，农村

出身，原来在另一家出版社当学徒，后来逐步高

升，就当上了这家出版社的总经理。他不明白这样

的人为什么会对培养他的老干部的儿女有这样的偏

见，即使作为一个一帆风顺的人来说，按常理是不

会对人心怀恶意的，但这个人就是这样地违背常

理。人们对他自然不满，不过，谁又能管得了一个

单位中的一把手呢？所幸的是，这个莫名其妙的笨

家伙退休了。他的心中重新燃烧起希望，不，这并

不是说他是个官迷。他和那些往上爬的人有些区

别，他是想被人承认，也认为自己在领导岗位上会

发挥更大的作用，但他的希望没过多长时间就破灭

了。新上台的总经理，虽然是编辑出身，但长期做

行政工作，让他从心里就看不起这些终年俯在桌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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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被颈椎病和痔疮折磨的编辑们。而且，这一个

和前一个一样地爱钱，所不同的就是胆量更大。大

得超过了长坂坡上的赵子龙，胆大、贪得无厌、凶

残是三胞胎兄弟，所以，这个总经理也更骄横跋

扈，不可一世，几乎是明目张胆地聚敛金钱。偏偏

又赶上这个出版社的群众素质很低，比牛马只多了

一张会说话的嘴，就连这张人类最可宝贵的嘴里说

的话也都是在两个，顶多三个人之间说来说去，然

后就永远地沉没在他们几个人的心中了。好像这个

世界的空气从来没有被他们振荡过一样。

他真看不惯了。他厌恶这个不学无术的总经理

的作风，憎恨他的贪得无厌，讨厌他的虚伪和做

作。他气愤，气愤得连群众也憎恶起来。这些群众

平常也向他发些牢骚，但随后就把他的话汇报到总

经理那儿去了。有一次，总经理看见他，那是在单

位的走廊里。

总经理带着嘲讽的微笑，走到他身边说：“要

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搞阴谋诡计可不是什么好

事，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。”

他看见总经理的眼睛里闪着寒光，虽然笑容不

勉强地停留在他的嘴角上。要是换个别人，早就吓

坏了，但他却是个胆大的人，最爱说那句有名的话：

“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”。他反问道：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总经理还是那副嘲笑的嘴脸：“我这个人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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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的，就是人缘好，谁说我什么了，不等过夜就有

朋友告诉我。”他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里的群众是

靠不住的。于是，他决心孤军奋战，写告状信。

总经理的朋友是多，他很快就知道了告状信的

内容。便有意地放出风去，说：“由他去告，就是

到了中央，我也还是我。还是管着他。”

这更激怒了他，一封封的告状信像投宿的旅

客，走进了这个城市的邮筒里或各个单位的举报箱

里，最终也像反正要回家的旅客一样都回到了总经

理的手里。

俗话说，做贼心虚，这个总经理虽然胆大妄为

到了极点，但他的文明程度要比那些杀人越货的强

盗高一些，而且他也并不害怕一个小小的编辑的无

益挣扎，只不过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，他有些

厌倦了，猫要吃掉这个淘气的小老鼠了。

那一天，他和往常一样，下了班，买了一些菜

和肉，准备给妻子和女儿做顿可口的晚饭。今天他

编辑的书得了奖，当然不是本社的奖了。

他住的那座六层的红砖楼就在眼前了，只要拐

个弯儿，就可以走进楼门，闻到那熟悉的气味了。

但就在这咫尺之间，却发生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事。

当时，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几个人，他还没有看清

这些人的脸，最前面的一个，戴着太阳镜，穿着黑

色圆领衫的就问道：“你就是鲁克己？”他条件反射

般地回答：“对呀。你们⋯⋯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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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看你不是克己，是克人。让你写信。”鲁克

己甚至没有看到对方的拳头，他只觉得脸上被重重

的一击，也没有感觉到是怎么倒下的，就躺在了柏

油地上，接着那几个人就冲上来，拳脚交加，他觉

得浑身到处都在疼痛。他毕竟当过下乡知青，看到

过知青们打群架。他用手蒙住脸在地上乱滚着，躲

避着打击。

“让你小子再干损事。不给你点儿颜色，你就

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我警告你，要是再知道你玩儿

阴的，就打折你一条腿。”为首的那个人笑着说，

然后一挥手，那几个人像是钻进了地下，立刻就消

失了。

他躺在地上，看着被夕阳照射的嫣红色的天

空，一朵浓厚的白云半边成了金黄色，这一边的白

色边缘被染上了淡淡的粉红，真美，他在一瞬间甚

至忘了自己曾被殴打过。他听见有人在喊：“喂，

你怎么啦？”他慢慢地坐了起来，头痛得厉害，嘴

里有股腥味儿，舌头尖儿上咸咸的，眼前冒着金

星。他闭上眼睛，退开要扶他的手：“谢谢。我没

事儿。”

过了几分钟，他站了起来，看看围观的人，捡

起被扔在很远的地上的购物袋，缓慢地向家走去。

后面有人在说：“打人的人呢？”

一个人说：“他们就是不走，又有谁敢管呀。”

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三楼，他的家门口。他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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掏出钥匙开门，但已经没有了那份力量。他摁了摁

门铃，看着打开的门和妻子看着他的惊恐的脸，就

失去了知觉。

醒来后，他发觉自己是躺在医院里，妻子和女

儿陪着他。妻子问道：“是谁干的？”

他笑了笑说：“还能是谁呢？社里的人呗。”

妻子气愤地说：“太不像话了，我们去公安局

报案。”

他摸着哭泣的女儿的头说：“不用了，咱们也

没抓住他们。这事以后再说吧。孩子，别哭了，爸

爸没事。”

他结 岁，但却十分聪明，她婚晚，女儿才

说“：他们还会打你吗？”

“不会的。爸爸也不是软柿子，任他们捏。”

妻子和女儿出去吃晚饭了。鲁克己躺在病床

上，刚才的那一幕清楚地浮现在他的眼前：“这些

坏人太猖狂了。看样子告状没有用。”他想起兵团

的战友们，那里面有些人过去是很野的，现在有的

当上了老板，有的做建筑业的工头，和黑社会都有

联系。“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，对这帮家伙

就得这样。”鲁克己想。他又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可

爱的女儿，想到自己作为一家之长居然被这样欺

侮。他浑身的血液都要沸腾了，太阳穴上的血管跳

得那么厉害，好像要炸开一样：“这是我的尊严问

题，不能善罢甘休。我要他们付出代价，极大的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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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，绝不是打一顿就完事的代价。”鲁克己下定了

决心。

时间：现在

她走得很快，担心着时间。她刚才坐的那辆出

租车坏了，司机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你愿意给钱就给

钱，不愿意给也行。这该死的车！”她还是付了钱。

如果是过去，她会开自己的车来的，也会开得很

快，因为她是这样一个女人，干事情总是要等到不

能再等的时候才会行动的。母亲嘲笑地说她是现上

轿现扎耳朵眼儿。不过，她却从来没有误过事，从

来没有。今天也不会误事的，也绝不能误事。就是

没了车，也不会误事的。她总是想起车，是的，她

喜欢开车，原来她开的那辆本田车，让她那么的留

恋。那车是白颜色的，像她想像的白雪公主一样纯

洁、高雅。在大街上是那么引人注目。她都能感觉

到行人向车投来的羡慕的目光。特别是当她缓缓地

开进浓荫遮蔽的小街里，停在树荫下，白色在阴影

下变得温柔沉稳起来，车窗黑黝黝的，像是在沉

思。而车的主人从车上走了下来，身材婀娜，步履

轻柔，吸引了那些男人的眼光。她能感觉出来这些

人简直要将自己吞下去。是的，她是配得上这辆车

的，虽然她已经三十多岁了，但她还保持着年轻时

的风韵，而且比那时更解风情了，也就更性感了，

就和那车一样。可是，车现在没了，像是夺去了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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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灵魂，真是这样，她也因为这件事丧失了自信，

第一次想到她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她，迷人的面

容，风流的气质，随便但优美的举止，让所有的男

人都能拜在她的脚下的那个美貌非凡的女王。她现

在是个失败者，被青春抛弃，被时光征服，被年轻

击垮的失败者。她一想到这儿，心里就感到一阵莫

名的悲哀和不知向谁发泄的苦恼，而更可怕的是那

种无可奈何的失落。

“不，我不服输。我是有人爱的人，我不是一

个被人随便抛弃的人。”虽然这样想着，但她知道

的这不过是可怜的自我安慰，是阿 精神胜利，

事实就是事实，已经发生过的事就不要再找借口去

扭曲事实本身了。她的心已经冷了，硬了，也彻底

地绝望了。

虽然是夏末的夜晚，但因为前几天连续下雨，

很有些凉意。她穿着浅褐色的西服套装，白色的高

跟鞋，头发染成了黄色。她皮肤白皙，身材略有些

丰满，但正好和她高高的身材相称。她有着丰满的

胸部和挺直的腰身，走路很轻快，像是在飘动着的

一团云雾一般。几乎没有男人见她不回头的。她也

很喜欢那些眼光，有时还带着笑意回敬对方一下。

这是在她心情好的时候，今天可不行，她没有挑逗

任何人的心绪，她就想着快些到那里⋯⋯

人们害怕老虎、狼这些掠食动物，也许是曾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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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蛮荒中生活的我们的祖先经常被它们当做美餐

吧，对它们的恐惧虽然过了几十万年，但还是作为

人类的共同记忆流传下来，就是人们开始了城市生

活，对这些动物的恐惧也没有丝毫改变。但实际上

对这些生活在汽车轰鸣、高楼林立的城市中的人来

说，最令他们烦恼或者也恐惧的是那些弱小的生

物：老鼠、蟑螂、苍蝇和蚊子。这里面蚊子是直接

向人发动进攻的惟一生物。它的尖嘴、嗡嗡响着的

声音、被杀死后迸出来的人的鲜血，莫不让人厌恶

和恐惧。特别是在这个接近初秋的夜晚，它们处于

生命力的最高峰，就四处出击，寻找着可口的大

餐。

李向东是个中年单身汉，情场上的连续失意，

让他不得不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。特别是在晚上，

无聊的电视节目不能抚慰他落寞的心，只有早些入

睡，才能让他摆脱人间的无尽烦恼。因此，他一般

到了九点半就上床了。单身汉是有自制力的，任何

事情都是那么有条不紊，守时就更不用说了。

他盖上了厚毛巾被，关了灯，立刻感到一阵昏

沉，这是要入眠的先兆。他正准备着在享受一会儿

这入睡前的美好瞬间。忽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。这

个声音吓得他顿时清醒起来，比二次世界大战中听

到轰炸机声音的老百姓的心情一点儿不差。就是那

可恶的蚊子的声音。他的心缩成了一团，耳朵紧张

地竖了起来。他在辨别着蚊子在天空中的位置。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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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丝毫用处，他的耳朵并不是雷达，蚊子很快就

逃离了他的监视。房间里沉寂下来，好像刚才什么

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他怀着侥幸的心理推测着这只蚊

子可能已经无疾而终了。但事与愿违，正当他再次

想入睡的时候，那可恶的家伙又欢快地唱了起来。

他不得不再次监听⋯⋯就这样反复了好几次，他终

于经不住睡魔的诱惑，发出了和蚊子一样的鼾声。

蚊子是个聪明的家伙，它能听出自己的食物发出的

声音不是伪装的，而且那一动不动的姿势也是真实

的，就俯冲下来，用利剑一样的嘴刺穿了人类脆弱

的皮肤。

李向东醒了，胳膊上痒得厉害。他知道不能再

姑息坏蛋了，就开了灯，顺手拿起苍蝇拍在屋子里

追寻起来。现在的蚊子早在人类的打击下迅速进

化，进化到失去了昆虫最起码的本质 趋光性。

你在雪白的墙上是找不到它的踪影的，它会藏到黑

暗的角落，让你打着手电筒都找不到。李向东失败

了。他只好又躺下来，但一关了灯，蚊子马上就出

动了。李向东害怕极了，一想起胳膊上的红肿，他

就没有了一丝睡意。他坐起身来，气愤和懊恼让他

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他想着各种对策，也明知道都

是没用的。他想如果有个红外线眼镜，像美国士兵

用的那种就好了，可以在黑暗中看见蚊子。可是，

他没有，他只有个望远镜。想到望远镜，他心头一

阵兴奋，兴奋得不能自已，这是种甜蜜的兴奋，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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